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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中泛美育意识的思考与实践路径
王　涛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摘要：美育在人的成长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感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浸润心灵，保持情感的敏锐和人格的独立完整。职业教育中的

美育不能仅依靠增设艺术类课程，而应该将“人”的地位放置于“技术”之上，以提升“感受力”为核心目的，采取“泛美育”意识，

实现职业教育中人的全面成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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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与泛美育意识

自 M.Featherstong 在 1988 年发表《日常生活审美化》演讲后，

高雅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正在逐渐消融，审美活动走向大众和

流行文化。然而，审美教育在生产、生活领域的泛化现象并未得

到足够重视。长期以来，美育承载着塑造人格、抚育心灵、启智

纳新的重任，但也因承载过多而陷入学科边界模糊的窘境。近年来，

我国对美育的重视逐渐加强，美育被重新审视以发挥其哺育人格

的效用。

我国职业教育开始走向与一般本科教育并行不悖的教育双车

道。职业教育与一般普通本科教育的区别在于它重技能、亲市场，

实训占比远高于普通本科。职业教育多元性、多渠道、直接对接

市场与生产领域的特点，与当下审美泛化之间形成了一条隐性的

连接带。针对职业教育的审美教育可以引入“泛美育”的领域，

通过动手实操配合感性体验的方式，回归美育唤醒心灵的情感体

验，使之进一步浸润到专业学习、生活实践，以及对社会人生的

体察中，借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品性、提升内在修为，实现职业教

育视为职业之魂的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特征融合之后

的泛美育意识，可以反过来为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提供可资借

鉴的实践经验，成为新时期我国美育发生发展的新阵地。

二、从具体的手段转向泛化的意识

美育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美育意识，无论中

外均古已有之。以我国为例，美育意识可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

是施行个人教育的第一人，他的“有教无类”开辟了平民教育的

先河。但囿于周礼影响，孔子教育的核心依然是贵族式的，其教

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一个内有修养外可平定

天下的社会精英，勾连起内与外的，则是儒家的“仁”“德”价

值取向。

要实现这一价值目标，孔子选取了周朝的“六艺”作为教育

的主要内容。但即便孔子在听完“韶乐”后三月不知肉味，他看

重的依然不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感染力，而是将其视为通往礼

仪社会的柔性手段。对于纯文学，如《诗经》，孔子认为其作用：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仅有“兴”可与诗歌调动情绪的作用

联系在一起，其他的功能均与社会活动和认知学习有关。对于《诗

经》文辞感性的一面，孔子则将其一言蔽之，曰“思无邪”。艺

术的感染力在孔子那里被约束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切

艺术行为都要历经内心修养的审度，在通往仁、德的道路上获得

精神层面的升华，以实现礼乐社会的“中和”之道。 而《毛诗序》

中，则进一步将孔子的思想延展为“发乎情，止乎礼义”。

孔子认为一个人成为君子的路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则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艺”

始终是作为育人的一种手段，其自身感性的特质并非目的。所以，

虽然早在孔子的年代就已出现美育意识，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培育

具有审美意识的独立个体，相反，美育只是通往孔子理想仁德之

境的优雅载体。

到了近代，随着历史任务的变化，时代迫使中国近代改革学

人重新审视传统美育的目的和意义是否还适宜于当下环境。在这

一时期，关于美育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人认为，美育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和目的，

它激发人的情感体验，王国维认为“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

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强调美育的情感作用，这与王国维

受叔本华、尼采哲学影响，将哲学和艺术用作探究精神的永恒真

理的方式是分不开的。朱光潜也强调美育的情感作用，他认为“美

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美感教育的功用在于怡情养性”。虽

然近代学者开始注意美育感性的一面和情感功能，但这样的声音

与时代的呐喊比较起来，毕竟是微弱的。

而蔡元培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

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

措施”，关于美育的意义，蔡元培认为“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

片天机。这样我们还不怡性说情么？心旷则神逸，心广则体胖，

我们还不能养身么？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

进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还不能治国平天下么？”鲁迅在《摩

罗诗力说》中认为艺术“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

致富不如工商，戈功名不如卒业之券”却又可以“表见文化”“辅

翼道德”“救援经济”，具有救国育民的作用。

进入新中国，美育事业发展道路并不坦荡，原因就在于美育

始终无法找准自身的定位。当它偏向个人的艺术赏析时，它无法

区分与具体艺术教育的区别；而当它被用于德育的手段，以情动

人试图让受教育者从艺术内容中参悟出国家、民族、社会所形成

的集体价值取向时，个体的审美意识又迷失于期间。导致美育发

展坎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来看，这与新中国成立后“三好”

和 1957 年教育方针的导向有直接关系；从思想渊源来说，马克思、

恩格斯等并没有就美育问题进行明确的阐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低，解决温饱成为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首要问

题，“无用”的艺术被束之高阁也属历史必然，相应的美育发展

滞后也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如何看待审美、美育的本质是什么、

“美”有没有标准、如何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确定美育

的性质和目标，诸如此类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达成共识。

三、新时期的美育任务

素质教育的提出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

向，即培育全面发展身心健康的人才，所谓全面发展，即德、智、

体三个面向并行不悖的发展。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全面”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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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人格修养的综合性呈现，它涉及到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他是

否具有开阔的眼界，对生活事件是否有独立的判断，他审美品位

的高低，对世界是否充满探索的热情，他能否包容不同的见解，

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这些内容并不能简单依靠德、智、体

任一环节独立实现，也不能靠三者做简单的叠加合并去实现，它

需要以一种“感受性”的渠道融通后，以生命个体为单位得以呈现，

而这种综合的感性融合，正是审美教育独有的学科特征。正如席

勒在《美育书简》中所说，“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

而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而“审美人格是实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融合、美善统一的人格，善是美的根基，美是善的外观，以善

育美，借美立善。”

进入新时期，在 2015、2020 年两个关于加强改进学校美育工

作意见的助推下，美育这个长期被隐匿于德育之后的教育方法，

被重新单列出来，其自身的特点亟待彰显，以符合新时期的育人

需求。正如古典美学家关于审美非功利性的辩驳中所说，审美是

一种内在的感官体验，它是一种无功利性的愉悦感，这种快感并

非来自对审美对象的占有，也无关对象的“效用”，它看似“无用”，

却能在人的精神层面激发出“大用”。

这种无用之用是无法通过语言的直接描述来实现知识传递的，

它必须经由人主动调动起身、心、灵共同运作，在亲身体验心领

神会的一刹那去获得。事实上，在这个瞬间，人能够获得的不仅

仅是内心情感的满足，他还能从情感满足的反馈中，收获额外的

精神素养，这些素养很难在常规的知识传授中得以实现。英国哲

学家波兰尼在《个人知识》里将人能够获取的知识分为“显性知

识”和“默会知识”。显性知识指的是那些通常可以用概念、命题、

公式、图形等加以陈述和传播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从一个人向

另一个人传递，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波兰尼认为，一

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对周遭社会的介入，往往依靠的是“默会知识”。

这种知识无法直接传递，是通过人的亲身经历、体验，在发现与

探索中，通过心领神会所获取的。

与一般认为职业教育过于看重技能获取，不太关注学生综合

素质养成不同，现代职业教育不再简单地将传授技术作为职业教

育的唯一目标，而开始注重职业教育中“人”的地位问题。过去

高职美育建设存在的问题在于，“院校主要精力注重于学生的专

业技能培养，以学生就业能力培养为第一目标，在美育教育工作

中往往忽视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美育人文素养的重

要性。”因此，职业教育中的美育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如何与实

操性的技能培养结合起来，在动手做中去提升精神修养和审美能

力。

四、职教泛美育意识的实施路径

作为以感性体验为基础，以实现人格完整为目的的审美教育，

应该具有一种泛美育意识，让审美教育与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融

为一体，实现全员育人、全科育人、全程育人。审美能力的提升

也许不是显性的，不能在当下立刻生效，但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中

的可持续素养提升，以及全周期育人的理念，对审美教育也同样

适用。

从学生群体来说，职教学生既有青年人的普遍共性，又有其

独特的个性，在实施审美育人的过程中需加以区别，以突出职教

美育的针对性。就共性来看，青年学生普遍表现为心智尚未完全

成熟，社会阅历低，在对人和事的判断上开始逐渐形成独立的判断，

但考虑问题多从自身出发，视角相对狭窄。同时，随其认知能力

进一步完善，青年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大幅度降低，开始有意识地

对感兴趣的事物进行自主探索，对自身、他人和世界有社会性情

感的需求。由于社会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认知的偏差，导致职校

学生在自我认知方面普遍具有一种自卑感。如果不能对“职业技能”

产生情感价值上的认同，不能将人生价值与技能习得在安身立命

的人生观层面实现融合，职业教育所倡导的培育匠心和精进技艺

也就无从谈起。

此外，职业教育技术实操的体验性，为美育提供了一套有别

于人文艺术品鉴欣赏的体验方式，亲历期间所获得的感受，所激

发起的好奇心、探索力，直至迸发出的创造力、对专业的执着，

以及对工匠技能精益求精的追求，这些职业教育最为看重的精神

价值，无不源于与审美体验息息相关的“感受力”。因此，职业

教育中的美育首先就要打破传统观念对美育的“发生可能”的禁锢，

承认美的普遍性，扩大审美教育的范围。

从高职美育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式来说，泛美育意识就是要

打破专业与通识课程之间的壁垒，形成审美教育的合力。“目前

大部分高职院校美育教学仍以开设选修课为主要形式，教学手段

单一，教学内容固化。”由于艺术与审美的天然渊源性，让学校

在落实美育课程体系时，往往倾向于直接增设具体艺术课程、艺

术品鉴类课程，或通过类似美育成果展演的形式，以一种极富有

显性意味的方式去铺设美育渠道和呈现美育效果。这其中存在的

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无形中认同了专业学习与审美教育之间

的距离。课程性质上的拉锯，让学生始终处于一种对待不同课程

的心理区隔中。突破壁垒的关键就在于课程的设置与教学理念的

更新。通识教育的核心即打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隔阂，让非专

业人士有机会领略其他专业领域的价值，以实现认知视野的广度。

从职业教育教师自身来说，要实现美育的育人效果，需要执

教者不断提升自身的审美修养，感动学生的前提是感动自己。正

所谓“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一个具备人格魅力

的教师，才能将饱含人生智慧的“道”传承给学生。民国时代清

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曾经如此阐释过儒家“从夫子游”的教育理

念如何在现代大学里得以承继：“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

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

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从游”的本质就是

一种潜移默化，其中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知识或者技能。

如何让教师的知识技能在“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状态下和谐

地转移到学生的内在世界中，这是值得我们以一种泛美育的意识

角度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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